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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一千英亩》中吉妮的创伤与愈合①

廖海燕
（湖南科技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系，湖南 永州４２５１９９）

摘　要：简·斯迈利的小说《一千英亩》以女性视角勾勒出不同历史时期人物的创伤体验，书写了美国２０世纪普通

女性创伤的全景图，展现了吉妮从躲避创伤、直面创伤到走出创伤这一艰难的生存与救赎历程，揭示出简·斯迈利在关

注女性个人心理创伤的同时，更以细腻的笔触直指造成以吉妮为代表的女性群体创伤的原因，反映了简·斯迈利对女性

生存状态的思考和对生态危机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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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ｔｒａｕｍａ）这一术语首先是由美国学者凯西·卡鲁斯在她的著作《沉默的经验》（ＵｎｃｌａｉｍｅｄＥｘ
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６）中提出来的。她把创伤定义为“一种突如其来的、灾难性的、无法回避的经历”，或者说是
“对某一突发性或灾难性事件的一次极不寻常的经历”［１］１１。本文中所取的创伤定义主要来源于此。创

伤研究深受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影响，创伤理论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在美国兴起，旨在阐述创伤的文化和道
德内涵，主要关注社会边缘群体和少数族裔的创伤经历。西方学界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展开了对创
伤的跨学科研究，从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文学批评等诸多视角审视创伤，其中，凯西·卡鲁

斯（ＣａｔｈｙＣａｒｕｔｈ）对创伤的精神分析研究常被学者用于对文学作品中的创伤进行解读［２］。当今文学界，

将文学研究与创伤研究结合起来成为了一种新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当代小说运用创伤理论来进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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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出更多的内蕴。

简·斯迈利（ＪａｎｅＳｍｉｌｅｙ）擅长将美国当代普通人的生活作为创作的素材，进行生动而深刻的描写，
深受人们喜爱。其代表作《一千英亩》自１９９１年出版后好评如潮，接连荣获１９９２年普利策奖和美国国
家书评人奖。自问世以来，《一千英亩》受到了国内外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该作品

进行了分析和阐释，其中关注最多的是小说中的女性和生态主题。ＡｙｒｅｓＳｕｓａｎ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小
说进行了解读，ＢａｒｂａｒａＭａｔｈｉｅｓｏｎ则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解读这一小说，强调对土地的掠夺［３］。

ＡｍａｎｏＫｙｏｔｏ（２００５）［４］，Ｂａｋｅｒｍａｎ（１９９２）［５］和Ｃａｒｄｅｎ（１９９７）［６］探讨了这部作品中反映出的美国文化和
美国梦。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小说的“怀旧”和“乱伦”主题（ＭａＤｅｒｍｏｔ２００２［７］；Ｌｅｓｌｉｅ１９９８［８］），而其他

一些评论家则关注了小说的叙述、语言和声音的问题（Ｃａｒｌｓｏｎ１９９１［９］；Ｅｄｅｒ１９９１［１０］）。
目前，国内对这部小说的研究也大多聚焦在作品的生态和女性主题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张瑛

（２００５）［１１］在《当代外国文学》上发表的《土地·女性·绿色阅读———小说〈一千英亩〉的生态批评解

读》和左金梅（１９９９）［１２］在《当代外国文学》上发表的《〈千亩农庄〉的生态女权主义思想》；此外，一些学
者从互文性、新精神分析、女性意识觉醒、存在主义等不同视角对《一千英亩》进行了新的解读（如赵志

玲２００７［１３］、卢裕２０１０［１４］）。

纵观《一千英亩》近些年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还存在着很多亟待发现与探索的

研究空间。鉴于创伤书写对于全面研究这部小说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以创伤理论为视角，以小说中主人

公吉妮的创伤记忆为主线，分析吉妮从躲避创伤、直面创伤到走出创伤这一艰难的生存与救赎历程，揭

示简·斯迈利在关注女性个人心理创伤的同时，更以细腻的笔触直指造成以吉妮为代表的女性群体创

伤的原因，反映了简·斯迈利对女性生存状态的思考和对生态危机的忧虑。

一　沉默———逃离创伤
创伤理论关注主体的生存状况，特别是社会边缘群体和少数族裔的创伤经历及心理状况。在《一

千英亩》中，简·斯迈利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以女性视角勾勒出不同历史时期人物的创伤体验。故

事的叙述者，大女儿吉妮，是一位生活在父权制桎梏下丧失了自我的受害者，一个懦弱、容忍、顺从、委屈

求全、息事宁人、没有主见的普通家庭妇女，她就像土地一样是父亲的私有财产。父亲对她而言就象征

着绝对的权威，她连续６次流产，始终未能如愿怀孕，在某种程度上与父亲有关：为获得好收成在田里喷
洒的化肥农药渗入土壤，渗入地下水，流进四处的阴井，而其中之一正是吉妮的饮用水源；而她的姐姐罗

丝、她的母亲和邻居杰斯的母亲无一例外死于乳腺癌。我们看到了一幅美国２０世纪普通女性创伤的全

景图。女性群体早亡的根源何在？这个无形的杀手居然就是让他们一家祖孙三代人引以为豪的地下排

水系统：化肥和农药的溶液被排到地下水层，通过阴井流到蓄水池里，污染了附近的生活用水。而井水

里所含的致癌物质造成婴儿胎死腹中，女性惨遭毒害。农药和化肥的滥用首先毒害了土地，继而毒害了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女性。卡鲁斯曾指出：“对于受过创伤的人来说，不仅引起创伤的事件，甚至连生

存本身都可能演变成为一场危机。”［１］１１吉妮长期处于父权制压迫之下，而造成她心理创伤的根源却一

直被她深深地压在心底，她竭力否认它、逃避它、忘掉它。而造成这一心理障碍的真正原因，就是年少时

父亲对她的糟蹋。父亲对她的乱伦行为在她的心理留下了不可抹灭的阴影，对吉妮的生活造成了严重

的伤害，特别是心理上、无意识上的伤害，影响到了她生活的方方面面。

“经历过创伤的人们会努力避开或反对回顾创伤。”［１５］９面对创伤，懦弱的吉妮选择了躲避，并对家

庭和丈夫在情感上予以疏离，她为自己构建了一个自我封闭的私人空间以躲避和遗忘创伤。从那以后，

吉妮对自己的身体就产生了奇怪的疏远感和陌生感，好像这身体是她本人之外的存在，可以仔细端详，

可以上下抚摸，但就是没有感觉。也正是这一可怕的经历，使她对父亲的记忆只剩下那双可怕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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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面对父亲她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服从，做一个“乖女儿”。“我对父亲的最初记忆就是害怕看他的眼睛，

我根本就不敢看他。他身材那样高大，声音那样低沉，如果我必须和他交谈的话，我只敢盯着他的外套，

他的衬衫，或是他的靴子说话。如果他把我抱到他脸边，我会极力向后缩；如果他亲我，我会忍着痛苦让

他亲，然后轻轻拥抱他一下作为回报。”［１６］１８而创伤受害者为避免所经受的痛苦，普遍会选择生理及情感

上的疏离。这可以减轻他们的受害感，在创伤经历后继续存活［１７］４２－４７。对于深受创伤的吉妮而言，为

了避免所经受的痛苦，她选择通过生理及情感上的疏离来减轻自己的受害感，所以她在情感上依赖上了

邻居杰斯，迫使自己继续生存下去。吉妮的内心一直备受情感的煎熬，她不敢回忆过去的经历，过去对

她意味着创伤，因此，她选择了沉默这一方式来逃离创伤。

二　回忆———正视创伤
吉妮在经历创伤之后选择了退缩，因为她害怕回忆起折磨她的过去，回忆只能使她感到痛苦，因为

过去对她而言就意味着创伤，所以她只能选择逃离和遗忘。“对创伤经历的正常心理反应是从受伤的

场景中退缩，如果无法退缩，受害人往往采用分离这一心理防御机制。通过分离，受害人把不能忍受的

经历分配到身心的各个部位，尤其是身心的‘无意识’层面，这意味着意识的诸多因素如直觉、感觉、意

象不能被整合，经历本身就变成非连续体。分离的心理策略通过压抑或遗忘创伤本身带来的痛苦使外

在的生活得以继续前进，但创伤导致的个体心理后遗症却继续存在并对内在世界不断产生影响，并由此

产生各种躯体症状和心理疾病。”［１８］身体的创伤和心理的创伤促使她陷入了父亲为自己编织的无形的

大网之中，这张无形的让她害怕的大网始终存在于她的无意识之中。１４岁那年，父亲进入房间对她进

行乱伦夺走了她对自己身体的记忆，而对身体记忆的丧失让她一直对自己的身体感到厌恶，与自己的身

体有了距离。由于无法退缩，于是，她采用分离这一心理防御机制，把这种不能忍受的经历以梦的形式

来使得自己的生活继续前进。身体的创伤给吉妮的生活造成了致命的影响，她时常不由自主地回想起

过去可怕的经历，这种经历如恶梦般占据她的心灵，她总是竭力回避却又始终挥之不去。正如亚历山大

所说：“创伤主体在行为层面常常显露出矛盾性。一方面，主体竭力逃避与创伤情景类似或可能引发创

伤记忆的情景；另一方面，他又难以克制重新体验创伤片段的无意识冲动。”［１９］５３创伤以“梦或恶梦”的

方式反复出现在吉妮的梦中，她也时常在这种恶梦中惊醒，吉妮在行为上的反常证明了她已经成为心灵

创伤的承载者，但这也预示着她女性意识的萌发，自我主体性的慢慢苏醒。卡鲁斯指出：“恶梦的创伤

并不只是梦中的经历，而是从这种经历中醒来后的经历；尤其是醒来并有了清醒意识的经历，那正是创

伤的复活。”［１］６４吉妮在恶梦醒来后有了清醒的意识，也逐渐地回想起了自己的创伤记忆。

吉妮是一位生活在父亲的阴影里，丧失了女性身份的“失语者”。她的观念和意识在父权制面前消

失，甚至还被剥夺了记忆。吉妮的祖母１６岁与大她两倍的男人结婚，紧接着生儿育女，其中两个孩子夭
折，自己刚过４０岁就死亡。而这些，吉妮则一无所知。她甚至不知道母亲早年死于癌症。她只是父亲
管理农场的工具，种什么都得请示父亲。她按父亲的意思嫁给了拥有土地的泰伊，婚姻生活不幸福，对

自己的身体没有感觉，她很想有孩子，却由于化肥农药渗入地下水，不能拥有自己的孩子。对杰斯的爱

是她走出父权樊笼的第一步，性意识的觉醒帮助她逐步恢复了记忆。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创伤的症

状只有在了解创伤本身才能消失。病人只有在发生内在变化才能了解自己的创伤。”［１５］９吉妮只有在回

忆起使自己受伤的整个事件之后，才能真正走出创伤，一旦获得了清晰的记忆，受到创伤的人就有可能

摆脱它，因为记忆迫使她面对一直忍受的恐惧并在此基础上采取行动。而记忆恢复的过程正是女性主

体意识逐步苏醒的过程，也是女性意识到自己应该站出来，争取和实现话语权的过程。女性主体性的缺

失是因为心理创伤对其造成的影响，走出创伤，摆脱创伤记忆对其的影响，构建其女性主体性，见证自己

的创伤过程，创伤才可能得以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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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言说———走出创伤
要想获得创伤的治愈，受害者必须见证创伤经历，敢于述说过去的创伤经历。“见证创伤经历有助

于创伤受害者获得‘自我感及世界观’。”［２０］６８在那个可怕的暴风雨之夜，在妹妹罗丝的一再逼问下，她

终于勇敢地说出了那段痛苦的创伤经历：少女时代的她（和罗丝），曾遭受父亲乱伦行为的摧残！“我躺

在床上，意识到他曾经就在那里，我父亲就在这张床上，就躺在我身边，我就这样看着他的头，看着他那

渐渐秃去的头顶，看着他头上棕灰色的头发，感觉到他在吮着我的乳房。”［１６］２４８－２４９身体创伤给她带来的

不仅仅是痛苦与折磨，同时还使她丧失了女性主体性，产生了身份危机，而重识记忆让她找到了一个全

新的自我。“在那个夜晚之前，我准会说，自己根本无法理解后来产生的那种心理状态。可经过了那个

晚上，我完全可以宣称，我已经‘不是我自己’，已经‘心理不正常’，已经‘不再有理智’，但是，说到底，

我心理状态最深刻的特征并不在于我做了什么，而在于它确确实实地感知到，自己就是那个真实的我。

在这种心理状态下，我‘明白’了很多事情，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坚信’已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干巴巴的

单词，已不是仅用来描述道德规范或自觉的信念的单词，而是一种感觉，感觉到自己充满着洞察力，每个

毛孔都涨满了这种洞察力，就像是一块涨满了水的海绵。我并没有感觉自己已‘不再是我自己’了，恰

恰相反，我强烈地感到自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是‘我自己’，这是一种全新的感觉。”［１６］３３５－３３６吉妮这一

创伤的经历使她获得了“自我感”，勇敢地言说使她的女性意识逐渐觉醒，女性主体性慢慢得以恢复。

多米尼克·拉卡普拉认为：“治疗创伤是一个发声过程：一个人治愈了创伤，他就能分辨过去与现在，能

记起那时候到底自己（或他的亲人）发生了什么，并清楚认识到自己生活于此时此地，享有美好未

来。”［２１］２２治愈创伤需要创伤受害者倾诉创伤经历，直面过去以摆脱其羁绊，对现实和自我有全新认识。

在找回了父亲对她“乱伦”的记忆后，她进行了反思，意识到了另一个自我的存在，她要离开这个污染之

地去寻找新生。而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吉妮不再甘愿充当父亲的私有财产，她慢慢找到了真实的

自我，也有了自己的声音。她敢开口对父亲说“不”，也敢对没有感情的丈夫提出“离婚”，更重要的是，

她敢于选择决定自己的命运。离开之前，吉妮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她将有毒的水芹的根拌在猪肝香肠

和泡菜里拿给罗丝吃，然后离开了农场。不管结果是否毒死罗丝，吉妮都已超越了自己，不再是一个

“失语”的女人了。

著名心理学家罗伯特·Ｊ·利夫顿等人发现，受伤个体在创伤性事件之后一般需要经历以下过程：
第一，回到该事件中，并设法将各种碎片整合起来以获得对于该事件的理解；第二，将这一经历糅合到现

时该个体对于世界的理解之中，尽管这一理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三，用一种叙事语言将该经历

描叙出来［２２］。小说的结尾，吉妮用平静的口吻向读者述说起自己的过去，她离开了那片被污染了的深

爱着的土地，离开了农场，开始了自食其力的新生活，在一家餐馆当上了女招待，干起了自己最喜欢的工

作，过上了充实愉快的生活，完成了自己的全部蜕变，从一个受压抑受迫害的家庭妇女转变为一个可以

把握自己把握未来的独立女性。通过讲述创伤故事和构建女性主体性，吉妮获得了自我身份，她的创伤

得以痊愈，并在艰难的蜕变中获得了自我救赎。

四　结　语
创伤理论为研究《一千英亩》中主人公吉妮的内心世界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而且更加有利于深入

探究和揭示普通女性群体由于生存状况而产生的心理压力、心理焦虑和心理创伤。从躲避创伤、直面创

伤到走出创伤，吉妮经历了痛苦的决择，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她勇敢直面过去的痛苦，走出了创伤的记忆

和阴影，获得了内心真正的救赎。简·斯迈利用女性特有的敏锐捕捉了吉妮的心理，刻画了以吉妮为代

表的普通女性走出创伤重获新生的艰苦历程，流露出对人性的关怀。同时，她对人类生存状态和环境的

忧虑和思考使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从创伤理论这一视角对《一千英亩》进行解读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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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层次的意义。简·斯迈利以吉妮个人创伤的缩影来传达她对于整个美国普通女性集体所承受的心

理创伤的深切关注，书写了美国普通女性走出心理创伤的过程，有助于人们更好地应对过去与现在的创

伤，引领人们更多地关注女性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环境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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